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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北方方言不同，现代汉语南方方言存在着动词重叠带结果补语（VVR）这样的结构，但这一结构在

普通话中并不存在，且与普通话的 VR 结构存在差别。目前语言学界关于 VVR 存在的动因主要有补语占位

说、语言/方言接触说、区域渐变说等三类解释。在结合文献综合考察 VVR 结构的方言分布、结构特点、语法意

义和不同方言间差异的基础上提出“来源决定论”，认为 VVR 的存在是由其历史来源决定的：现代汉语普通话

中的 VV（轻声式 VV）与南方方言的 VV（R）的来源或形成途径不一样，导致普通话中的 VV（轻声式 VV）不能

带补语形成 VVR，而南方方言中却有大量的 VVR。将普通话的 VV 与南方方言中的 VV（R）进行比较是需要

条件的。从语言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两个角度来看，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轻声式动词重叠和重音式动词重叠、

南方方言的动词重叠都遵循人类语言的共性和认知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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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动词（单音节或双音节）重叠带结果补语（记作“VVR”）是不合语法规

则的，如“讲讲清楚”“想想明白”等均是不能说的，毛修敬［1］、汤廷池［2］等较早探讨了这一现象。

但是，在现代汉语的某些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中，却大量地存在着 VVR 结构。例如①：

（1）一个声音大吼着，芊芊看过去，是那个“一奇”，他冲上去，就扯住谷玉农的衣领：“你看看
··

清楚
··

，我们如果算是乱七八糟的男人，那么你算什么？”（1990s/1996/文学/台湾作家/1996 琼瑶

《水云间》）

①   此处例句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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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冶捂著眼，对围观者说：“大家看看清楚
····

，是他先动手的。”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个“大

背”把对方掼倒在人行道上。（1990s/1998/文学/1998 梁晴 《世交》）

（3）柔嘉重顿着右脚的皮鞋跟道：“我偏要跟她讲。李妈在这儿做见证，我要讲讲明白
····

。从此以

后你打死我，杀死我，我不再到你家去，我死了，你们诗礼人家做羹饭祭我，我的鬼也不来的——”

（1940s/1947/文学/1947 钱钟书《围城》）

（4）他弯下腰来，捡起手枪，擦擦干净
····

，得意地吹着口哨，想走了。妈妈叫住了他：“站住，你

以后还这样胡闹吗？”（1970s/1976/文学/大陆作家/1976 《上海的早晨》）

（5）小龙女道：“有一件事，你去想想明白
····

。若是你当真拜我为师呢，一生一世就得听我的

话。若是不拜我为师，我仍然传你功夫，你将来若是胜得过我，就凭武功打出这活死人墓去。”

（1980s/1980/文学/香港作家/1980 金庸《神雕侠侣》）

（6）周炳定一定神，听听清楚
····

，果然是有人伤心。（1960s/1962/文学/大陆作家/1962 欧阳

山 《苦斗》）

（7）我虽然仓皇而走，却还要冒险回头，我要看看清楚
····

，那究竟是不是罗莉。灯下眼花。担

惊受怕，说不定会产生癔症的。不错，是罗莉。（1990s\1995\文学\大陆作家\1995 陆文夫 《人

之窝》）

（8）《花样年华》里苏太太大晚上旗袍穿穿好
···

，拎着保温桶出去，就是为了买馄饨。（2010s\

201x\网络语料\微博\weibo_016）

（9）我们老家的杨树通常长在小河边，气味不好，折根枝条下来，闻闻，发臭。多是野种，长

由它长，砍了，晒晒干
···

，烧火罢了。（2010s\201x\网络语料\微信公众号\Wechat_221）

（10）装好行李收拾收拾妥当
······

，两点半驶入G30连霍高速。一路向西，经过巩义段和林潼两个

小堵路段，这会离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宝鸡还有四十公里。岐山臊子面，豆花泡馍，擀面皮我们来

了……（2010s\201x\网络语料\微博\weibo_016）

从语料来源来看，虽然新近的网络语料不能区分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但是，在以上出自纸质

出版物的例句中，VVR 结构基本出自南方作家笔下，自然也包括一些港台作家，北方作家的作

品中甚少出现 VVR 结构。

如何分析这种语言现象、分析南方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具有的重大差别，值得研究。我们想

在前人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 VVR 的方言分布、结构特点、语法意义，在比较这些

方言 VVR 结构共同点及不同点的基础上，再与普通话的动词重叠式进行对比，进而寻求造成南

方方言有 VVR 结构而普通话却无的原因。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释 VVR 结构在普通

话中不合语法，而在南方方言中却是常见格式的原因。

二、　南方方言 VVR 结构的描写

众多学者对不同方言中的 VVR 结构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考察，本部分结合前人时贤的研究

成果，讨论 VVR 结构的方言分布、VVR 的结构特点与语法意义，以及不同方言之间 VVR 的种种

差异，以期对 VVR 结构有一个相对完整与全面的认识。

（一）　VVR的方言分布

结合目前所能查找到的方言语法研究成果，整理关于 VVR 的论述，本文按照方言区—方言

来描述 VVR 的方言分布情况（见表 1），本表第三列的“举例”语料来自第四列“材料来源”，限于

论文篇幅，之后各方言点 VVR 结构的举例不再注明具体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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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方言中的 VVR分布

江淮官话

吴语

徽语

闽语

1.南京话

2. 淮阴话

3. 合肥话

4. 泰兴话

5. 盐都话

6. 南通话

7. 东台话

8. 阜宁话

9. 灌南话

10. 涟水话

11. 扬州话

12. 苏州话

13. 金华话

14. 崇明话

15. 上海话

16. 温州话

17. 杭州话

18. 嘉善话

19. 绍兴话

20. 宁波话

21. 繁昌话

22. 常州话

23. 湾沚话

24. 永康话

25. 丹阳话

26.浙江吴语①

27. 歙县话

28. 绩溪话

29. 祁门话

30. 黟县话

31. 绩歙片

32. 休黟片

33. 严州片

34.皖南徽语②

35. 潮阳话

36. 台湾闽南话

摆摆正、扫扫干净

关关好、扫扫干净

戴戴好、揩揩干净

戴戴好、揩揩干净

戴戴好、揩揩干净

学学好、弄弄清楚

看看清、看看穿、讲讲明白

打打破、冲冲走

着着好、扫扫干净、教料教料好、交代交代清爽

缚缚紧、揩揩干净、整理整理好、打扫打扫清爽

晒晒暖、讲讲灵清

坐坐正、看看仔细

看看齐、揩揩干净

吃吃好、戽戽清爽

弄弄好、敲敲开、汰汰清爽

叠叠好、抹抹干净

戴戴好、揩揩干净

食食饱、洗洗□□［ȵi11ȵi55］干净

穿穿好、洗洗干净

排排齐、讲讲灵清

烘烘干、洗洗干净、吃吃完、打扫打扫好

吃吃脱、看看清楚

戴戴好、揩揩干净

晒晒干、看看清爽

烘烘干、看看清楚

做做好、打打死、眹眹清楚

削削尖、讲讲灵清

烘烘干、看看清楚

割割断、扫扫清气

拔拔完、写写好、写写起来

刘丹青［3］；刘顺，潘文［4］

黄伯荣［5］260

王健［6］

王健［7］

王健［6-7］

王健［6-7］；陆勤［8］

刘丹青［9-10］；汪平［11-12］

曹耘［13］

张惠英［14］

许宝华，汤珍珠［15］；徐烈炯，邵敬敏［16］

黄伯荣［5］263；池昌海，王纯［17］

《杭州市志》（第二卷）［18］

徐越［19］

寿永明［20］

阮桂君［21］

潘海燕［22］

王健［6］

黄伯荣［5］260；王健［6］

赵翔［23］8

木玉［24］；方松熹［25］

黄伯荣［5］192；王健［6］

赵日新［26］；王健［6］

王健［6］

黄维军［27］

孟庆惠［28］110

孟庆惠［28］209

孟庆惠［28］407-408

孟庆惠［29］；《安徽省志 •方言志》［30］

张盛裕［31］

郑良伟［32］

方言区 方言 举例 材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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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官话

37.永春话

38. 漳州话

39. 澄海话

40. 闽南话

41.厦门话

42. 汕头话

43.泉州话

44.蒙自话

45. 昆明话

削削去尖、撽撽破、踢踢倒、洗洗去清气③

吹吹倒、拍拍献

踢踢掉、写写好

扒扒开、拍拍死

挵挵破、掀掀开、煮煮其熟、看看其详细④

卖卖掉、□［hom213-55］□［hom213-55］死

放放捒、煮煮伊熟、看看伊清楚、挽挽兮清气⑤

折折断了、写写完了⑦

安安好、砍砍断、洗洗干净、调整调整好

林连通［33］

马重奇［34］

林伦伦［35］

陈垂民［36］

周长楫、欧阳忆耘［37］

施其生［38］

林华东［41］；陈燕玲［42］

孙占林［43］

荣晶、丁崇明［44］

续表

方言区 方言 举例 材料来源

注：1. 由于不同学者研究的目的和范围有所不同，所以可能出现调查范围大小不一的情况，如表中的“浙江吴语”

“绩歙片”“休黟片”“严州片”“皖南徽语”以及“台湾闽南话”等，所包括的方言点可能很多。暂且列入表中与其他

方言点并列考察，也许并没有太大问题，甚至还可以相互印证。因此，严格来说，本文说的 45 个方言点并不精确，

但为方便起见，本文暂且使用这一表述。

2. 王健［6-7］对所调查的方言点举例时，没有按照方言点一一举例，所以表中举例涉及他所调查的方言点时所

举例子都一样。

① 木玉［24］和方松熹［25］没有指明 VVR 分布的具体方言点。

② 根据《安徽省志 •方言志》，“皖南徽语”是指通用于皖南歙县、绩溪、旌德、屯溪市、休宁、黟县、祁门、宁国（限于

南部洪门乡等地）、东至（限于东南部木塔一带）、石台（限于占大区）等市县的话［30］。孟庆惠［29］没有指明 VVR 分布的

具体方言点。

③ 永春话中的“去”［kɯ］为助词，轻声，有“期望义”，见林连通［33］。

④ “其”由“宾语”虚化，但仍有宾语的影子，见周长楫、欧阳忆耘［37］。

⑤ “伊”在泉州话为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但位于动词和补语之间时，就成为助词，意义虚化，参见陈燕玲［39］，“兮”为

助词，见《泉州市志》［40］。

⑥ 从孙占林［43］所举的例子来看，蒙自话 VVR 后还有一个“了”，形成“VVR 了”结构，且其中的“了”不能省略。

在表 1 中，我们看到，虽然存在 VVR 结构的方言点在有的方言区分布相对多些，在有的方言

区分布相对少些，但这可能与 VVR 方言调查是否充分有关系。根据曹志耘［45］对全国 930 个方

言点就“你看看清楚”（单音节动词重叠带补语）使用情况进行的调查，在四川、重庆、云南和广西

西北部这些属于西南官话方言区各有或多或少的方言点存在着 VVR，而本文检索到的文献仅

涉及 45 个方言点，其中并不包括西南多个省市的方言点。

然而，从整体分布上看，表 1 呈现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与曹志耘［45］的调查是相符合的，可以

印证曹志耘的调查。具体说来，表 1 中涉及的四个方言区正好是曹志耘《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

卷）》中存在“单音节动词重叠加补语”方言点分布最密集的吴语区、闽语区、江淮官话区和徽语

区，而表 1 中没有出现的方言区也正是曹志耘地图中不存在“单音节动词重叠加补语”方言点的

北方官话和西北官话等方言区。

另外，根据贺卫国［46］和崔山佳［47］的观察，现当代文学作品有不少 VVR 用例，在一些港台武

侠小说中 VVR 的使用频率还相当高，2000 年以来一些音像制品中也有不少 VVR 结构出现。这

与本文开头的例句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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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VVR的结构特点

为更清楚地看到 VVR 的结构特点、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我们按照表 1 中方言点的顺序做

成表 2 来呈现这些信息。

VVR 的结构特点包括 V 和 R 的单双音节状况和 R 的词性。表 2 呈现了南方方言 VVR 结构

所具有的明显特点：就整体上来说，VVR 中的 V 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的，但单音节

占绝对优势；R 既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的，但单音节占优势；R 既可以是形容词，又

可以是动词，但形容词占绝对优势。

表 2　不同方言 VVR的结构特点和语法意义分布

江淮官话

吴语

徽语

1. 南京话

2. 淮阴话

3. 合肥话②

4. 泰兴话

5. 盐都话

6. 南通话

7. 东台话

8. 阜宁话

9. 灌南话

10. 涟水话

11. 扬州话

12. 苏州话

13. 金华话

14. 崇明话

15.上海话

16. 温州话

17. 杭州话

18. 嘉善话

19. 绍兴话

20. 宁波话

21.繁昌话

22. 常州话

23. 湾沚话

24. 永康话

25. 丹阳话

26. 浙江吴语

27.歙县话⑤

+
+
+
+

+

+
+
+
+
+
+
+
+
+
+

+

+

+
+
+
+

—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于未然句，通过多次重复 V 的动作达到 R 的结果

用于祈使句，表示强调

强化动作意义以达到目的

*

用于祈使、愿望等未然的句式，有缓和语气的作用

表示动作量的增大

主要用在未然句，特别是祈使句中，表示未然的完成

*
*
用于未然句③，表示强调，动作将会有某种结果

用于未然句，多用于祈使，R 表示动作的目的

表示请求或命令

*
表示请求或命令

达到某种状态的难易程度或动作状态持续的时间

表示增量、所有，强调动作结果

*

用于祈使句或命令句，表示强调

表示增量、强调

有未然义、表示强调

加强动词的意义，以求补语内容的切实兑现

方言区 方言

结构特点

V
单 双 轻

R
单 双 形 动

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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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语

西南官话

28. 绩溪话

29. 祁门话

30. 黟县话

31. 绩歙片

32. 休黟片

33. 严州片

34. 皖南徽语

35. 潮阳话

36. 台湾闽南话

37. 永春话

38. 漳州话

39. 澄海话

40. 闽南话

41. 厦门话

42. 汕头话

43. 泉州话

44. 蒙自话

45. 昆明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示完成

*
表示动量增加直至补语内容实现

*
加强动词的意义，以求补语内容的切实兑现

多用于祈使句，表示未然，加强动词意义，突出目的性

加强语气

*
表示快速完成

表示所有

表示所有

表示强调

表示所有

表示所有；或表示祈望通过多次反复的动作达到某种

程度、结果或状态

不讲究方式的处置

表示所有或表示动作行为反复多次

状态已经形成或已达到某种程度

表示完成体

续表

方言区 方言

结构特点

V
单 双 轻

R
单 双 形 动

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

注：1. 此表与表 1 相对应，材料来源不再一一注明，可参看表 1 出处。

2.“单”指单音节，“双”指双音节；“轻”指轻声，针对 VVR 中的第二个 V；“形”指形容词，“动”指动词；“+”表

示存在此种用法，“—”表示不存在此种用法，“*”表示情况暂时不明。

3. 对于结构特点、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我们没有根据相关研究者所举例子进行推测，所以，原文中没有明确

说到 VVR 的结构特点、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时，我们标“*”。
4. 王健［6-7］对所调查的方言点得出的语法意义都是一样的，即“用于祈使、愿望等未然的句式，有缓和语气的

作用”，所以表中涉及仅他所调查的方言（合肥话除外）时，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均采用他这一说法。

①刘丹青［3］认为 V 可以是双音节的，如“商量商量好”，但刘顺、潘文［4］认为 V 只能是单音节的，不能是双音节的，

我们暂时按后者的观点处理。

合肥话 VVR 的结构特点、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为我们调查所得，被调查人为合肥市蜀山区人。

②钱乃荣 [48]认为上海话的 VVR 用于未然句。

③按照潘海燕 [22]，在语音上，繁昌方言里第二个“V”接近轻声，是短促的降音。

④通过对一位歙县徽城镇人的调查，其语感是歙县徽城镇 VVR 的语法意义与休黟片一致。

针对 VVR 的结构特点，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可以更为确切地看到 VVR 的结构特点

（见表 3）：

（1）双音节 V 适用于 VVR 结构时，单音节 V 必然适用，反之不成立；（2）双音节 R 适用于

VVR 结构时，单音节 R 必然适用，反之不成立；（3）动词 R 适用于 VVR 时，形容词必然适用，反之

不成立。这三个相关性也可以看作是三个蕴含共性。实际上，南方方言中的 VVR 结构最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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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是由单音节 V 和形容词 R 构成的 VVR，即 V 单 V 单 R 形，从理论上推测，最不常见的结构应

该是“V 双 V 双 R 动”，事实上，这样的结构在这 45 种方言中也不存在。

我们在所引用的相关研究文献中注意到，尽管不同方言中 VVR 的语法意义有差异，但不少

方言中都与祈使、主动性动作或处置等有关系，因此，推测 V 一般不大可能是非自主动词。事实

似乎也是如此，在各方言点 VVR 结构中，V 无论是单音节还是双音节，一般都是自主动词，目前

没有看到非自主动词的例证。这与 VVR 结构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有很大关系（见下一小节），但

目前关于 V 的多角度考察，尤其是从语义方面开展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相比之下，R 的语

义似乎没有特别之处。

最后是关于 VVR 中第二个 V 是否轻声的问题。在已有文献给出明确结论的 13 个方言点

（即表 2“V”中“轻”一列中为“+”或“—”的）中，除了黟县 VVR 第二个 V 读轻声、繁昌话 VVR 第

二个 V 读音接近轻声外，其他 11 个方言点均读原调，不能读轻声。这与普通话中表量小时短的

动词重叠 VV 不同，后者第二个 V 要读轻声。

（三）　VVR的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

尽管我们归纳了 45 个方言点的 VVR 结构特点，但是从表 2“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一列可

以看出：已有研究并未对每个方言点的 VVR 结构讨论其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即使在同一方言

区，不同方言点 VVR 的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也可能不一样。

但，可以确定的是，总的看来，各方言点 VVR 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与普通话中的 VR 不一样，

具体来说，即：普通话动词重叠可以表示量小时短，而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为，其所调查方言点

的 VVR 结构的 VV 没有这样的用法。下文还要就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

（四）　方言间 VVR的差异

在上文描述 VVR 的分布特点、总结 VVR 的结构特点、概览 VVR 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的基

础上，本部分着重讨论不同方言点 VVR 在结构特点、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上的差异。

表 3　VVR的结构特点统计

结构特点结构特点

V

R

单音节

双音节

单音节

双音节

形容词

动词

+
+
—

*
+
+
—

*
+
*

+
—

*

所统计方言点数量所统计方言点数量

45
5

13
27
45
40
3
2

42
3

18
7

20

占所统计方言点总数百分比占所统计方言点总数百分比

100%
11. 11%
28. 89%
60. 00%

100%
88. 89%

6. 67%
4. 44%

93. 33%
6. 67%

40. 00%
15. 56%
4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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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VR 的结构差异

关于 VVR 中 V 是否可以为双音节的问题，江淮官话除合肥话外、吴语除崇明话和上海话

外、徽语除歙县话外、闽语除台湾闽南话外，V 都不可以是双音节的。西南官话中蒙自话 V 不可

以是双音节的，但昆明话中 V 则可以是双音节的。

关于 VVR 中 R 是否可以为双音节的问题，在闽语澄海话、闽南话和西南官话蒙自话中都不

可以是双音节的，而在其他已知方言点中都可以是双音节的。

关于 VVR 中 R 的词性问题，江淮官话除合肥话外，吴语中的上海话、嘉善话和丹阳话，西南

官话中的蒙自话，R 不能是动词。

整体来看，江淮官话中各方言点的 VVR 结构比较一致；吴语中各方言点在 V 是否可以是双

音节和 R 是否可以是动词上存在差异，但其他方面很一致；徽语区中除了歙县话和严州片在 V
的双音节问题上有对立外，其他方面很一致；闽语中除了台湾闽南话 V 可以是双音节的和澄海

话、闽南话中的 R 可以是双音节外，其他方面也很一致。如果以对立项的多少或一致性的高低

来排序，可以有这样一个序列：江淮官话>徽语>闽语>吴语>西南官话（“>”表示一致性强或

对立项少）。

2.  VVR 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的差异

不同方言点 VVR 在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上的差异，可能比在语法结构上的差异更大。不

但不同方言区 VVR 的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可能差异很大，而且同一方言区不同方言点在使用

语境和语法意义上也可能不一样。

江淮官话中，有 8 种方言（合肥话、泰兴话、东台话、南通话、阜宁话、盐都话、灌南话和涟水

话）的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被王健归纳为“用于祈使、愿望等未然的句式，有缓和语气的作

用”［6-7］。但是，我们调查发现：合肥话 VVR 结构的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是强化动作意义以达到

目的，既可以用于未然，也可以用于已然句，与王健的研究不一致；南京话、淮阴话和扬州话的

VVR 都主要用于祈使句，与王健的研究基本一致。

吴语区中已知 VVR 语法意义的 10 个方言点中有 7 个主要用于未然句，尤其是祈使句，表示

的是请求或命令，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

徽语区中歙县与绩溪同属于绩歙片，但 VVR 结构的语法意义有差别，相反，歙县话与休黟

片一致。

闽语区，VVR 在永春话、漳州话、闽南话、厦门话、泉州话中都可以表示“所有或周遍”义，厦

门话和泉州话还可以表示“动作行为反复多次”的意义，但在台湾闽南话中 VVR 表示的是“快速

完成”，这种语法意义在其他已知闽语方言点中并不存在。

西南官话中，蒙自话与昆明话的语法意义好像一致，但这种意义除与苏州话和绩溪话一致

外，与其他方言点的语法意义几乎没有一致性。

三、　南方方言 VVR 与普通话 VR 的比较

（一）　普通话中的动词重叠

在研究南方方言 VVR 与普通话动词重叠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普通话中的动词

重叠。事实上，即使在普通话中，动词重叠 VV 的第二个 V 是否轻重音也需要重新审视。

关于普通话中的动词重叠，朱德熙指出：“重叠式动词就是单音节或双音节动词的重叠式。

单音节动词重叠以后，第二个音节读轻声。……例如：‘想想、写写、管管’。”“双音节动词（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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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叠式是 ABAB ，后两个音节读轻声。例如：‘休息休息、打扮打扮、活动活动’。”“重叠式动词

表示动作的时量短或动量小。”［49］这一论述基本为人所接受。之后，李宇明对此做了补充，他认

为，“动词重叠是表达动量范畴的一种语法手段，现代汉语的动词重叠在一般情况下表示动作

‘量小时短’，在一定条件下表示动作的惯常性反复”［50-51］。朱景松［52］则把普通话的动词重叠式

的语法意义归结为三个方面：减弱动作、行为、变化的量，延续动作、行为、变化的过程，强化动

作、行为、变化主体的能动性。

但后来的研究发现，朱德熙、李宇明和朱景松论述的只是重叠式动词的一类，普通话中还存

在着另一类重叠式动词。华玉明、马庆株［53］根据重叠部分是否有轻声，把普通话动词重叠分成

了“轻声式重叠”和“重音式重叠”。轻声式重叠的语法意义即量小时短，所举例子有“写写、说

说、缝补缝补、研究研究”等；重音式重叠则表示动量、时量大，动作行为在相对较长的时段内反

复多次、连续不停，随着语义的泛化，动作性减弱，动作的状态性增强，从而获得描写动作状态的

意义，所举例子有“滚滚、飘飘、摇摇晃晃、抄抄写写”等。在句法功能上二者重要的差别之一是，

重音式动词重叠不能带宾语，轻声式动词重叠可以带宾语。

所以，可以这么认为，普通话中的动词重叠分为两类：一类是轻声式动词重叠，表示量小时

短；一类是重音式动词重叠，表示量大时长。

（二）　南方方言 VVR与普通话 VR的差异

南方方言中的 VVR 与普通话的 VR 存在着差别。下面我们从 V 的轻声与否、句法功能和语

法意义来看。

在 V 的轻声与否问题上，如前所述，已知的 13 个方言点中除了黟县话 VVR 第二个 V 读轻

声、繁昌话 VVR 第二个 V 读音接近轻声外，其他 11 个方言点均读原调，不能读轻声。也许可以

推论：南方方言动词重叠式 VVR 中的第二个音节几乎不能读轻声，基本是要读原调的①。那么，

这就是南方方言 VVR 中 VV 方与普通话的轻声式动词重叠 VV 普存在着的一个重要差别。但是，

南方方言 VVR 中的 VV 方与 VV 普也有一致之处，根据朱景松［52］，普通话中的动词重叠式大量使

用于祈使句，以及有祈使意味的句子，这与在本文表 2 中观察到的众多不同方言点的 VVR 多用

于未然句，尤其是祈使句相一致。

在句法功能上，根据已知方言点的情况，VVR 后面不能再出现宾语，而普通话 VR 后面可以

相对自由地带宾语。VVR 后面不能带宾语的方言有南京话、扬州话、温州话、宁波话、繁昌话、

丹阳话、永春话、漳州话、闽南话、汕头话等 10 个②。

从语法意义上来看，尽管表 2 不同方言点 VVR 的语法意义之间可能存在着不少差别，但是，

任何一个方言点的语法意义都与普通话中 VR 不一样。这里，需要强调一下，我们与王健的看法

不大一样：一是根据陆勤［8］对扬州话的调查，扬州话（包括在王健调查的方言点中）VVR 结构的

语法意义是表示“量多”，自然有强调语气，与王健［7］所说的“有缓和语气的作用”相矛盾；二是我

们调查合肥话的发现与他得出的结论相差甚远，我们认为，合肥话 VVR 的语法意义是强化动作

意义以达到目的，而他认为，“用于祈使、愿望等未然的句式，有缓和语气的作用”［7］。另外，从江

淮官话其他方言点 VVR 用例来看，其语法意义也与王健的调查结果差别甚大，但限于目前没有

①   正如审稿人指出的“方言 VVR 结构中的第二个 V 是否可以读轻声，其语法意义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值得进一步做田野调

查与研究，我们将另文讨论。

②   这个方言点数量可能比较保守，因为不少方言点都是宾语前置的语例，只是研究者没有明确说是不是一定要前置，我们暂

且不将存在宾语前置情况的方言点算作 VVR 不能带宾语的方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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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证据，暂且不做进一步的推断。

四、　南方方言 VVR 存在的动因

关于南方方言 VVR 的存在动因，当前有不少研究成果，本部分先简要梳理一下相关研究情

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对 VVR 存在动因的观点。

（一）　补语占位说

按照石毓智、李讷［54］178，普通话的动词重叠 VV 式是动补结构的类型之一，其第二个动词所

占据的是结果补语的句法位置，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动词重叠 VV 式不能再带任何结果补语，像

“看看完”“吃吃饱”等均是不合语法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具体论证过程，或者解释这种语法

现象是如何演变的。石毓智［55］认为汉语方言中的动词重叠式有两种情况：凡第二个动词仍保持

重读音的，皆表达连续或者量大的意思，其后可以加补语；凡第二个动词为轻声的，皆表达时量

短或者动量小的语法意义，其后可以带宾语。这种观点在有的方言中可以得到印证，如：在丹阳

方言中存在着动词重叠式第二个动词轻读的情况，凡是第二个动词为轻读的，其后可以加宾语

但不可加补语，用法和普通话的动词重叠一致；凡是第二个动词读原调的，其后可以加补语但不

可加宾语［23］10。其实，石毓智的论述无论成立与否，都是以补语占位说为基础的，我们觉得首先

要确定补语占位说的科学性，然后才有可能继续讨论，我们将在论证本文观点时加以探讨。

（二）　语言/方言接触说

杨海明［56］对汉语动词重叠问题是从汉语历时发展，尤其是从语言接触角度来看待的，他的

观点可以称之为“语言接触说”。杨海明认为：“以动词重叠表‘量小时短’与‘量大时长’为标准，

可以把汉语的方言划分为两种类型：正常发展型和非正常发展型。”“汉语单音节动词重叠在不

同方言中所表现出的复杂情况，从语言类型学和汉语方言发展的角度讲，也正是汉语方言在漫

长的发展和扩张过程中受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影响而形成的。”［56］他的结论是“现代北方方言中

动词重叠主要表达‘量小时短’义，这与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结果不符，也与汉语动词重叠系统的

发展路子不对”［56］。但，语言接触说其实并没有很好地研究汉语动词重叠的发展演变，实际上并

没有得到语言事实的证实，甚至杨海明在文中提出的受到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影响的观点也未得

到可靠佐证。或者说，其中语言接触的影响机制问题并没有被阐明，缺乏具体论证，可以称为

假说。

付欣晴［57］则持方言接触说，认为所有方言 VVR 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古吴语的影响。但其

主要问题仍是具体论证不足，语言材料极为有限。

（三）　区域渐变说

围绕 VVR 结构，李文浩在若干篇论文中进行了或共时或历时的研究［58-62］。在共时平面上，

李文浩的看法是，吴语在动词重叠（“动叠+补”中的）的表量类型上介于南（闽语、粤语）北（北方

方言）之间，“动叠+补”的语义量级由北向南体现了方言的区域渐变性规律。他以此得出了在

“动叠+补”①组合中动词重叠的语义量级的方言地理类型的分布表（表 4）：

我们认为，这种所谓的语义量级区域渐变可能需要商讨。

首先，从吴语区内部的方言点来说，李文浩认为吴语中存在着量级减小和量级增大两种类

①   李文浩所说的补语包括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处所补语和数量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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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动词重叠。

钱乃荣关于上海话的研究是李文浩论证吴语 VVR 量级减小的证据，钱乃荣认为“上海话中

的动词重叠式与普通话动词重叠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是相同的”［63］。但是语言事实是吴语区其

他方言点根本不存在 VVR 结构中 VV 用于量级减小的情况，也就是说，钱乃荣的研究是个孤证，

而且钱乃荣的看法本身即存疑。但是，如本文表 2 所示，也有人认为，上海话 VVR 的语法意义是

“用于未然句，表示强调，动作将会有某种结果”。这至少说明，对于上海话 VVR 的语法意义，学

界有不同意见，上海话中并不一定存在着量级增大和量级减小两种类型的 VVR。这是李文浩

视而不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钱乃荣所讨论的上海话动词重叠式 VV，与 VVR 或 VVR 中 VV 的语法意义

是否一致值得讨论。苏州话显然可以用来比较：根据刘丹青［9-10］和汪平［11-12］的考察，苏州话动

词重叠 VV 表示量小时短，但是，汪平［12］认为，苏州话 VVR 结构中的 VV 所表达的不是尝试义，

而是未然的完成。并且，本文统计的 15 个吴语方言点都不存在 VVR 语法意义表示量小时短的

情况，这显然与钱乃荣的观点不符。

温州话是李文浩观点的又一证据，他认为温州话的 VV 存在量减（前字重读，后字轻读）和量

增（前字轻读，后字重读）两种类型［62］，依据来自潘悟云［64］。潘悟云认为，温州话 VV 存在两种情

况：读音上，有前字重读、后字轻读和前字轻读、后字重读；语法意义上，分别表示“短时貌”和“短

时持续貌”（即“短时间的持续动作”）。池昌海、王纯［17］说得更明白，他们认为，VV（前字轻读，后

字重读）“主要表示所进行的动作量小时短，但动作在短时间内是持续进行的”。很明显，温州话

里的 VV 两种格式，虽然有差别，但在“量小时短”上是一致的，因此，李文浩从何种角度得出温州

话 VV 既可表增量，又可表减量的，值得怀疑。

其次，从跨方言区来看，李文浩的看法也同样存在问题。李文浩从语言地理类型学出发指

出，“江淮官话也有部分方言点存在零星的‘动叠+补’式用法（如淮阴话）”［62］。按照李文浩的预

测，江淮官话比吴语更接近北方官话，在 VVR 的表量类型上江淮官话至少不应该比吴语离北方

官话远，也就是说，江淮官话中应该存在着量减与量增两种类型。但是，对照表 2，我们发现这一

说法可能与语言事实不符，已知江淮官话方言点中至少有 11 个方言点存在着 VVR 结构，且都不

存在量减的语法意义。

（四）　来源决定论

综合起来看，以上对 VVR 存在动因的各种解释多少都面临一些疑问，至少并非完美。对

此，我们提出自己的看法，可以称为“来源决定论”，具体说来，即：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动词重叠

（严格意义是轻声式动词重叠）与南方方言的 VV（R）的来源或形成途径不一样，导致普通话中

的动词重叠（轻声式动词重叠）不能带补语形成 VVR，而南方方言中却有大量的 VVR；同时，普

通话的动词重叠与南方方言的 VV（R）放在一起比较是需要条件的。

关于普通话动词重叠（轻声式动词重叠）的历史演变和 VV（R）结构的关系问题，需要从汉

语动词重叠的历时角度加以研究。

表 4　三大方言动词重叠的表量类型［60］

量级减小

量级增大

闽语“动叠+补”中的动词重叠

—

+

吴语“动叠+补”中的动词重叠

+
+

北方方言的动词重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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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方莲［63］、太田辰夫［66］、张赪［67］和潘国英［68］等均认为，普通话中表示“量小时短”的 VV 动

词重叠是从“V 一 V”这种形式省略了其中的“一”演变而来的，“V 一 V”中的“一 V”是补语性质

的，短时态的 VV 在宋代还看不到，但元代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这种用法。据此可以认为，由于“V
一 V”中的“一 V”是补语性质的，演变后，省略“一”形成的 VV 结构中第二个 V 也是补语性质的，

不再读原调，而要读轻声。

基于上述推论，石毓智提出的补语占位说有合理之处，即：VV 结构中第二个 V 可以看作补

语。这样一来，VV 结构其实可以分解为“V 动+V 补”，而一个动词一次只允许带一个补语成分，

自然，普通话中只能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 VR 结构，而无法形成“V 动 V 补 R”。

应该指出的是，普通话中“量小时短”的动词重叠对“量大时长”的动词重叠（动词连用或重

音式动词重叠）产生了严重挤压，以至于普通话中表示“量大时长”的动词重叠数量不多，并“明

显地具有状态形容词的功能”［53］。

南方方言中的动词重叠 VV 第二个动词 V 一直读原调，仍可以看作是动词连用性质的，在汉

语的动补结构产生发展时，VV 后面带一个结果补语形成 VVR 结构是自然成立的。也就是说，

南方方言没有经历从“V 一 V”省略其中的“一”演变为表示“量小时短”的 VV 动词重叠这一

过程。

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看，张敏指出：“根据 Moravcsik（1978）的总结，各种语言的重叠式经

常负载的最为显著的意义是‘量的增加（increased quantity）’。这个意义可分为两个基本的次类：

1）所指的量，2）强调的量。……就后者而言，动词重叠多表示事件的持续或复现。第二类指的

是动作的强度及性状的程度的增加，这正是不少语言里动词和形容词重叠所表达的主要意义

……如 Abbi（1992）考察了 33 种南亚语言（分属印欧、达罗毗荼、南亚、汉藏四大语系），将各类重

叠形式负载的语义分为 21 种类型，其中动词重叠式表达同时、持续、反复、非短时及伴随、相互等

意义……。Bybee 等（1994）在研究世界各语言的体（aspect）成分虚化过程时提出，各语言中动词

重叠的最早的意义是动作重复、频繁或持续。”［69］我们认为，这种看法适用于现代汉语南方方言

的动词重叠。

尽管不同学者对汉语动词重叠出现的时代持有不同的见解，如太田辰夫［66］175认为在《诗经》

时代就有了动词重叠，约在宋元时已用得少了，但石毓智、李讷［54］认为动词连用是在约五世纪开

始出现。这里要说明的是，石毓智、李讷说的动词连用就是太田辰夫说的动词重叠，并且石毓

智、李讷与太田辰夫对于这种动词重叠或动词连用的语法意义有着相同的看法，即表示动作的

连续或者反复，强调动词的量大。

其实，认知功能语言学可以很好地解释动词重叠现象。马庆株认为：“如果不考虑轻重音，

重叠似乎与隐喻无关；一旦考虑轻重音，我们面前就呈现出了对重叠的语法意义的相当理想的

解释。重叠是一种形态变化，重叠部分加在表示基本意义的成分后面的重叠项有隐喻作用，表

现现代汉语的量范畴。重叠部分的音量平行于客观事物、属性、动作的程度；当重叠部分轻读

时，语言片段的时长的缩短表示较小的客观量、程度轻或者表示随便的语气；后面重读时不表示

程度轻，语言片段的时长的加大表示较大的客观量，表示重复。重复可以引申出状态意义，引申

出强烈的语气意义。”［70］石毓智、李讷也认为，动词连用“是一种语法临摹现象，通过语音形式的

扩大表示有关词语所指的量的增加”［54］91。实际上，语言中的重叠现象即反映了我们常常提到的

数量象似性。

综合前面的论述，本文认为，从语言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两个角度来看，现代汉语普通话中

的轻声式动词重叠和重音式动词重叠、南方方言的动词重叠其实都是遵循人类语言的共性和认

知规律的，只不过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与南方方言在动词重叠的演变上有所区别，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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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经历从“V 一 V”这种形式省略了其中的“一”演变为表示“量小时短”

的 VV 动词重叠这一过程，而南方方言却没有经历此种演变，所以就造成了现代汉语南方方言中

存在着 VVR 结构，而普通话中只有 VR 结构。

五、　结语

本文在当前对汉语方言 VVR 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描写了目前可以检索到的 45 个方

言点中的 VVR 结构，总结了南方方言中 VVR 的方言分布、结构特点、语法意义，比较了不同方

言间 VVR 的差异（包括结构差异、使用语境和语法意义差异），并且比较了南方方言 VV 方与普

通话 VV 普的特点，分析了南方方言 VVR 与普通话 VR 的差异。最后在讨论目前解释 VV（R）存

在动因的补语占位说、语言/方言接触说、区域变异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可以很好解决南方方言

中存在 VVR 而普通话（北方方言）中并无此语言现象的来源决定论，此观点可以避免其他三种

学说各自的不足，相对很好地解释了 VV（R）存在的动因。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储泽祥［71］认为 VVR 现象在北方方言区作家作品中也开始出现，如“抱

抱牢”“拉拉好”等例子。我们也确实从个别北方作家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了相似的例子，如：“啊，

你是来住的吧？快把衣服脱下来，烘烘干。可是，唉，到白天就……”（冯德英《苦菜花》）“店老头

在椅子上坐坐正，皱着眉头边搜肠索肚地回忆边吞吞吐吐地说……”（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

储泽祥认为，VVR 结构形式正试图进入普通话中，处在方言到普通话的交融时期。但是从语言

学理论上来说，北方方言区的人要接受 VVR 结构，关键可能是要能够区分开 VVR 结构与普通

话 VR 结构的语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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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Verb Reduplication with Resultative Complement 
in Southern Dialects of Modern Chinese

LI Shuangjian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xchang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Unlike the northern dialects of modern Chinese， one unique feature of the southern 
dialects is the verb reduplication with resultative complement （VVR）， which differs from the VR in 
Mandarin Chinese.  This phenomenon has been explained by linguist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mplement serving as placeholder， dialect contact， regional 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rigin determinism， which i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amination on VVR， 
including its dialect distribution，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grammatical meaning，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alects.  The researcher asserts that VVR is determined by its historical origin， 
viz.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neutral tone）VV in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VV（R） in southern dialects.  The （neutral tone）VV cannot be followed by a complement in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which， however， is prevalent in southern di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neutral tone and stressed tone verb 
reduplication in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as well as verb reduplication in southern dialects， 
conform to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language and cognitive law.

Key words： Chinese dialects； VVR； reduplic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icon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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